
郑国栋，1913 年 7 月出生于河南省

鄢陵县，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一

二·九”学生运动，1937 年 8 月到延安

参加陕北公学学习，1938 年 1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49 年初，郑国栋随军南

下，1949 年 9 月任云霄县委书记。后历

任龙溪地委秘书长，漳州糖厂党委书

记，龙溪地区中级法院院长，地委宣传

部部长，革委会常委，文教办副主任，

行署顾问，地委常委。1983 年 3 月离

休。2006年逝世。

要大伙都叫他“郑同志”
福建省云霄县第一任县委书记——郑国栋

07S T U D Y T I M E S
2021年7月26日 星期一本版编辑：黄 珊

版式设计：舒胜花

E-mail:m7@studytimes.cn

Tel:010-68928758学习文萃

毛主席亲自给她起名“马毛姐”
□ 唐 虎

一条军毯见证的荣耀

在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白崖台乡的

平型关大捷纪念馆里，一条军用毛毯静

静地躺在展柜里。然而，就是在这样一

条不起眼的军毯前，不少观众驻足，聆

听着讲解员讲述这条军毯背后的故事。

这条军毯的主人叫杨勇。1937 年，

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在灵丘县白崖台

乡乔沟一线峡谷公路中打响，其中最惨

烈的一战在白崖台村老爷庙展开。战斗

中，115师 686团副团长杨勇带领战士们

在老爷庙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肉搏，

刀、枪、拳、牙都成了武器。尽管已夺

得阵地，但日军在飞机掩护下不断向老

爷庙发起反扑，杨勇和营长邓克明先后

负伤。

最终，八路军取得了全面抗战开始

以来中国军队的首次大捷。“平型关大

捷，创造了抗日战争初期我军以少胜多

的光辉战例。”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党

史研究室退休干部李彪说。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八路军的衣服、武器等很多军需

物资都是靠打了胜仗补充的。在缴获的

日军战利品中，有 1000多条军毯。经师

领导决定，凡是在后方医院疗伤的伤病

员每人一条军毯，负伤的杨勇也分得

一条。

就这样，这条土黄色的军毯陪伴杨

勇整整 15 年，和他一起参加了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 这 条 军 毯 是 平 型 关 大 捷 的 战 利

品，今天我把它交给你，送给灵丘人

民。”1958 年 10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从

朝鲜凯旋时，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

员的杨勇上将把这条军毯交给灵丘籍的

司令部机要参谋武锦，深情地对他说：

“八路军在平型关的胜利来之不易，不

少同志流血牺牲，灵丘的群众为部队带

路，运送伤员，搬运物资，作出了很大

贡献，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请你回去替

我问候灵丘的老乡们。”

如今，杨勇将军的这条军毯被整齐

地摆放在纪念馆的展柜里。而杨勇将军

在把军毯交给武锦时的一番话语，更是

军民鱼水情深的长久见证。

（摘自2021年2月3日《光明日报》）

我今年 95 岁了，是一个有 60 多年

党龄的老党员。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些

年，让我印象深刻。

江西省莲花县是个国家级贫困县。

1957年，我和丈夫甘祖昌回到莲花县坊

楼公社沿背大队就是想带领村民一起脱

贫致富。前些年，由于年龄原因，孩子

们把我从老家接到县城，但我一直惦记

着沿背村。令我欣慰的是，孩子不时给

我带回好消息。前段时间，女儿甘公荣

去沿背村走访贫困群众，回来后她告诉

我，家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里以前

晴天灰尘冲天、雨天泥泞不堪的弯曲小

道变成了笔直干净的柏油路，破烂的牛

栏猪舍厕所等都改成了水冲厕所，房前

屋后也种上了绿油油的井冈蜜柚。女儿

说，这是受惠于党中央搞的精准扶贫，

现在不光是沿背村，全县的贫困村都在

发生这样的变化。听到这些消息，我感

到欣慰。我虽然年纪大了、力不从心

了，但党中央的好政策实现了我和祖昌

的心愿。

2012年底，我通过 《新闻联播》 看

到党中央制定了八项规定，觉得很好很

及时。2013年春节，在单位上班的外孙

告诉我，过节期间，公车必须封存在车

库里，而且纪委还检查。这之后，我听

说县里对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款娱

乐等事情查得越来越严了，连我的手机

也收到欢迎举报这些现象的短信。我认

为这个办法非常好，毛主席讲过，只有

发动群众的力量，我们才能不断取得

胜利。

管起来，就与以前不一样。这几年

春节，有不少人来看我，其中既有下岗

工人，也有一些领导干部。家人炒几个

菜留他们吃饭，可他们都委婉拒绝，

说：“在外面吃饭不习惯，家人还等着我

们回去呢”。听女儿说，为了帮助老百姓

脱贫致富，不少干部不仅吃住在贫困村

里，还千方百计地帮助乡亲们在网上卖

菜籽油、醋姜、黄泥咸鸭蛋、自制香辣

小鱼干、杨梅干等特色农产品。我非常

高兴，干部不讲架子，与人民群众打成

一片了，延安时期的好作风又回来了。

（摘自2017年第20期《中国纪检监

察》，原标题为 《龚全珍：延安时期的

好作风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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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搞新闻报道也有 20 多年了，采

访过的人不计其数，但真正留下深刻

印象的不是很多。而那次采访“渡江

女英雄”马毛姐，却让我烙印在心。

电影 《渡江侦察记》 中有个十分

精彩的镜头：一条木船离岸而去，这

时一个小姑娘将长长的竹篙在江中一

点，身轻如燕般腾起，然后稳稳地落

在船头。这并不是编导凭空想象的情

节，而是历史上真实的一幕。这位小

姑娘的原型，就是被誉为“渡江女英

雄”的马毛姐。

马毛姐的大名我早有耳闻，仰慕

已久，并且知道她还是我的安徽无为

老乡，但与她见面却是第一次。

记得 2007 年 2 月 17 日，我们单位

邀请马毛姐给官兵作事迹报告。那天

很冷，我们坐在礼堂都感到凉飕飕

的，可作完事迹报告的马毛姐竟然一

头大汗走下主席台。我赶紧迎了上

去，笑着问她：“里 （无为话：你） 是

不是见到军人就激动？”马毛姐抬头看

了看我，不是马上回答我的问题，而

是 疑 惑 地 问 ：“ 里 （你） 也 是 无 为

的？”我笑笑点点头。马毛姐又问：

“ 那 里 （你） 是 无 为 哪 拐 （哪 里）

的？”我说：“二坝的。”马毛姐一听就

咯咯地笑了起来：“那我们俩老家离得

很近呐！”别看她这么大年纪，但容光

焕发，精神抖擞，性格爽朗。接着，

马毛姐说：“老乡，里 （你） 还真说对

了，我每次到部队作报告都格外激

动，就是平时上街偶尔看到军人都想

多看几眼，总感到格外亲！”

马毛姐告诉我，她 1935 年生于无

为马家坝，在家排行老三，没有正式

的名字，村上人就叫她“马三姐”。

1949 年春天，解放军征用民船，准备

过江。她第一个报了名，并且第一个

报名参加渡江训练，第一个报名参加

突击船。 4 月 20 日晚，长江风平浪

静，解放军开始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摧

毁性打击。当时，有 4 条船组成突击

队，担负先锋任务。部队领导考虑到

马三姐的安全，决定不让她参加渡江

战斗，马三姐感到特别委屈，眼泪一

下子就涌了出来。眼看一条条船离开

岸边，马三姐心急如焚，决心已定，

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就在最后一条突

击船离开岸边一丈多远的时候，马三

姐撑起竹篙，飞身上船。恰巧，这条

小船就是她自己家的，掌舵人正是她

的哥哥。小船载着 30 名解放军，向对

岸芜湖进发。

小船刚到江心，就被江对岸的敌

军发现。枪炮轮番轰击，子弹炮弹如

雨，疯狂袭击突击船。火光中，解放

军两条突击船被炸飞。面对死亡，马

三姐面无惧色。为加快行驶速度，马

三姐换下哥哥：“哥，你力气大，你去

跟解放军一道划浆，我来掌舵！”

小船顶着枪林弹雨，第一个抢滩

登陆。这就是被载入辉煌史册的“渡

江第一船”！

马三姐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自己

的贡献，新中国领袖没有忘记她。

1949 年开国大典，毛主席亲自题

写请柬，邀请小英雄马三姐进京参加

开国盛典。遗憾的是因为马三姐年龄

小，家里人没有让她去京。

1951 年，毛主席再次邀请马三姐

作为英雄代表参加国庆庆典。这一

次，家里人同意了。10 月 3 日，中央

首长请代表们看戏，马三姐荣幸地被

安排坐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中间。4 日，

毛主席专门派车把马三姐接到中南海

家中，请她吃家宴。当得知马三姐至

今还没有自己的正式名字时，毛主席

说：“我给你取个名字吧，你姓马，我

姓毛，你就叫马毛姐吧。”临走，毛主

席还送给她一个笔记本，并在扉页上

题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毛

泽东，一九五一年十月四日。”从此，

马三姐才真正有了个属于自己的名字

——马毛姐。谈起往事，马毛姐百感

交集，饱含热泪。她动情地对我说：

“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一辈

子都忘不了！”

马毛姐还告诉我，那次她从北京

回来，先后在炳辉子弟学校、工农速

成中学和干部子弟学校等 3 所学校读

书，加起来有 7 年时间。1957 年毕业

后，马毛姐被分配到合肥车站区麻纺

厂当车间主任。这之后，她工作多次

调动，但不管到哪儿，无论什么岗

位，她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就

是到了晚年，马毛姐也没闲着，一直

在发挥余热，每年给大中小学校和部

队作报告都在 10 次以上。她说：“我

所做的一切没有别的心思，就是一句

话‘报党恩’，没有党，哪来今天的幸

福生活？”马毛姐没因自己是“渡江女

英雄”而居功自傲，她为人谦逊，作

事迹报告没有讲稿，时不时还冒出几

句家乡话，语言朴实无华，事迹生动

感人。每次报告，听众都报以雷鸣般

的掌声。

（摘自2015年第1期《军事记者》）

有这样一位前辈，对工作极其

认真负责，对待同事朋友平易近

人；他在职时在多个岗位作出了贡

献，离休后依然发挥余热，参与到

地方党史的征集研究中来；他不爱

别人称呼官衔，而是要大伙儿叫他

“郑同志”，这样听起来更加亲切。

他就是祖籍河南鄢陵，于 1949年 10

月至 1952 年 8 月在福建省云霄县担

任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县委书记的

郑国栋。

云霄和平解放

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曾

一石是一位老党史工作者，听到我

们要了解郑国栋的生平事迹，他

说：“你们放心，只要我们手头有的

资料，一定都提供给你们。另外，

你们最好抽空去采访一下郑国栋的

女儿郑红闽，还有漳州市委党史研

究室原主任陈方，陈方曾经和郑国

栋共事过一段时间，情况多少会了

解一些。”

从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

资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1949

年 10 月 2 日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共产

党云霄县工作委员会，郑国栋为书

记，接替原中共云和诏县委在云霄

的领导工作，县工委领导人由上级

任命，实行全委制，隶属福建省第

六地委，1949 年 11 月至 1950 年 9 月

隶属漳州地委，1950 年 9 月隶属龙

溪地委。1954 年 7 月起，全委制改

为常委制。

1949 年 8 月 17 日，福建福州解

放后，解放军一路南下，势如破

竹。9 月初，龙岩解放；9 月 19 日，

漳州解放；9 月 20 日前后，平和、

南靖也相继和平解放。云霄是和平

解放还是武力攻打？这是摆在云和

诏县委面前的重大问题。

当时，云霄的反动势力，除了

反动政权、县自卫团和警察局以

外，还驻有省保安一团胡季宽的部

队。我党立即加紧做好重点人物的

统战工作。第一个对象便是农会理

事长许桂芳以及警察局局长张启

圣。许桂芳多年来倾向我们党，此

时已是主和派，我党地下工作组把

问题摊开以后，他便答应暗中起

义，愿去做张启圣和自卫团副团长

吴荣贵的工作。

汤精义是云霄籍在外地的一位

国民党高官，与许桂芳有亲戚关

系。工作组通过许桂芳利用汤精义

回家乡探亲的机会，多次做他的工

作。汤精义表示愿以家乡父老为

重，愿意无条件归顺共产党。有了

这个有利关系，工作组便依照县委

的意见，通过许桂芳和汤精义去做

国民党云霄县长汤涛和其他上层人

物的工作。

1949 年 9 月 14 日，张大目等人

带着汤维奇等干部下山到世坂，与

许桂芳、张启圣、吴荣贵等谈判和

平解放云霄的有关问题。 9 月 28

日，吴扬电令汤维奇于 9 月 29 日上

午到世坂会见三十一军前哨部队参

谋李森。中午，地下工作组派张荣

三、张继川随同李森到莆中村同刚

到任的云霄县第一任县委书记郑国

栋、县长石瑞汇报云霄和平解放的

前后情况。

1949 年 10 月 1 日，南下大军第

三十一军侦察营、第八支队十九团

和长江支队第五大队第一中队的南

下干部在郑国栋、石瑞的带领下进

入云霄县城，云霄和平解放了。

团结就是力量

曾一石介绍说，自己通过调查

走访、查阅资料发现，在当时特定

的历史时期，郑国栋在干部工作中

比较注意处理好南下干部同当地干

部、知识分子干部同工农干部之间

的关系，注意防止和克服干部工作

中“左”的情绪。在南下干部与当

地干部关系方面，郑国栋比较注意

引导南下干部重视团结，尊重从游

击队来的同志和地方干部，充分发

挥他们的作用，提高他们的工作水

平，调动工作积极性。比如，在县

委领导班子中，郑国栋非常尊重张

大目同志。张大目虽然文化水平不

高，但对党忠诚，经受了长期革命

斗争的考验，熟悉地方情况，和群

众关系密切，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

望，因此在研究组建县委领导班子

时，郑国栋特地向地委推荐其为领

导成员。由于互相尊重、互相支

持，县委一班人团结战斗，关系融

洽。县区从各方面来的干部，也都

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学习、

互相支持，各方面工作开展顺利。

郑国栋是个细心的人。在日常

工作中，他还特别意识到，云霄是

和平解放的，所以在工作中坚持以

党员为主体，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

用，同时注意团结各方面的爱国民

主人士和有进步倾向的地方人士及

知识分子。他认为，对这些同志团

结使用得好，不但能更广泛地团结

各阶层人民，稳定人心、稳定社

会，而且可以发挥他们在文化科技

知识及业务上的专长，在工商、文

教、卫生和工农业生产等方面发挥

作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郑国栋

按照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的

政策，耐心认真做好他们的工作，

使这部分人在新中国作出了新的

贡献。

真正公私分明

郑国栋的女婿董中州，今年 63

岁，祖籍四川，1969 年在福建长泰

县上山下乡， 1971 年到兵工厂工

作，1982 年回到漳州。父亲跟岳父

都是革命同志。谈到岳父郑国栋，

老董说：“岳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

子女要求很严格，从不为子女的事

找人，自己生活也节俭。”说话间，

从房间里走出一位着装朴素、面带

微笑的阿姨，她走过来向我们打招

呼，老董介绍说，这就是他爱人郑

红闽。

说起父亲，郑红闽眼圈红了，

她对记者深情地回忆起自己的父

亲：“父亲工作非常认真，一忙起来

往往顾不上家，也很少回家。对子

女要求非常严格，公私分明。当时

单位配一辆自行车给他用，有时儿

女们想借用一下都不肯，还被严厉

批评道：这是公家单位配给我工作

用的，你们怎么可以用。”儿女们在

郑国栋的言传身教下，都以父亲为

楷模，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而努力

地工作。郑红闽说：“我们兄弟姐妹

6 个，工作都是自己找的，父亲从

不出面找人帮我们安排工作，我弟

弟郑重阳从部队回到地方，单位也

是自己找的。”

郑红闽缓缓地说：“父亲离休

后，经常有很多原来的同事及农民

朋友来看望他，他经常帮助困难群

众解决问题，还把自己的工资和口

粮资助困难群众。到现在，父亲都

去世这么多年了，原来生前的朋友

还经常来看望我们。”

告别郑红闽时，她站在楼梯口

与我们道别，还一再交代说，如果

报纸出来了，一定多拿几份给她，

她要珍藏起来，还要拿给其他几个

兄弟姐妹看。

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陈方说，郑国栋离休后，积极参

与漳州市党史征集委员会、漳州

市党史征集顾问组工作，自己带

头撰写文章，帮助老同志整理回

忆录。在编辑 《青山不老》 这本

书时，里面的一篇文章是由陈方

采写的，陈方写好后拿给郑国栋

看 ， 郑 国 栋 从 头 到 尾 看 了 四 遍 ，

每 次 都 有 修 改 。 最 后 一 次 审 阅

时，恰巧郑国栋要到医院检查身

体 ， 那 时 他 的 视 力 已 经 很 差 了 ，

还忍着病痛坚持看完材料才去医

院。他就是这样，从文章标题到

史实回忆，都力求完美。

“总而言之，郑国栋人很好，特

别平易近人，大事讲原则，小事讲

灵活，是位好党员，好县委书记。”

陈方说，郑国栋不喜欢别人叫他官

衔，而是要大伙叫他“郑同志”，不

管他在哪个岗位，这一称呼陪伴了

他 60多年。

（摘自 2011 年 10 月 10 日 《中国

县域经济报》，作者黄长秋、朱亚圣）


